假死计划
从村上和泉的证词可知，在找到织田信长时，他及随从一直都没有进过内室，只是在门口朝里看。
村上一开始隔着纸门误以为里面的南蛮具足也是一个坐着的人，就这一点来看，可知内室的半透明纸门关上后，从外面透过宽度有限的纸门来观察室内，只能看到人影，无法百分百辨认真人真物。
纸门第一次被拉开时，村上确认了坐在房中央的信长是本人，并否定了是影武者的可能性，在村上他们俯身下跪前，信长也对村上他们说话了，村上当时不可能没看到信长嘴巴的开合，因此当时房内的信长确实是本人。
纸门被关上后，村上他们目睹了信长切腹、森兰丸对信长斩首以及信长头颅飞向具足的过程，纸门第二次被拉开时，村上就看到了具足双手位置捧着信长的头颅，还听到了信长出声诅咒，但村上当时发现信长苍白的嘴唇似乎根本没有张开。
刚砍下的头，嘴唇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变得苍白，因此那颗信长头颅是假的，应该是被刻意雕刻成和信长容貌一样的雕刻品。
从鹿盐利玄的证词可知，织田信长有一名南蛮顾问，这名顾问操纵木偶小人给鹿盐表演了一场木偶戏，说明当天顾问带来了木制人偶以及用以控制木偶的丝线这类道具。
既然有木偶的存在，那么信长也可以让人提前准备一份头部被雕刻成和信长的头一样的木制头颅或等身比木偶，由此可知，那颗信长头颅是木制品。由于村上当时处于惊恐的状态，因此无法冷静地辨别出信长的头颅其实是木制品。
信长当时不仅穿着宽大到无法看出他具体身材的靛蓝色和服，还穿了一件宽大的南蛮礼服，而且保持着跪坐的姿势，这样做可以将木制品藏于和服之下不被发现。
村上看到信长切腹时，信长是侧身对着他们的，信长的侧身是故意的，因为这样做的话，即使用来切腹的短刀错开了身体，并没有真正刺进腹部，在门外只能隔着纸门观察的村上，在视觉上也会以为信长真的切腹了。
又知，顾问能模仿出两种完全不同且都不属于自己的声音，且在模仿期间，嘴部全程几乎没有什么动作。可知这位顾问懂腹语，再从鹿炎所说的“我仔细听才发现，其中一个声音居然是我的”，可知顾问的腹语技术已经精熟到可以准确模仿出他人的声音。
也就是说，只要当时顾问躲在房间内，便可以利用丝线牵动木制信长头颅，将其拉到具足的双手部位，然后使用腹语，模仿信长的声音对村上他们发出诅咒。
而顾问躲藏的位置，应该是那漆黑的半人高屏风后面，因为现场房间内只有这处能躲藏，何况屏风前面1米处还站有身材高大的森兰丸，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上对屏风的观察。
又知，森兰丸第二次拉开纸门时，他的身影完全遮挡住了村上的视线，这说明，森兰丸开关门期间，村上是无法看到房内的。
至此可以归纳出，有两种方式可以伪造出信长头颅被砍下的假象。
其一是，信长提前准备了一个容貌和他一样的木制头颅，趁森兰丸关门遮挡村上视线时，信长将头缩进和服内，并将木制头颅固定在自己头顶，以和服掩盖住自己的头，露出木制头颅，然后森兰丸回到信长身旁，此时，门外的村上便无法看出信长的头颅真假，随后假装切腹并让森兰丸假装切下头颅，此时信长松开头顶的木制头颅，那么木头颅便会滚落，造成被砍头的假象。但是，村上的证词中明确提到，信长曾将上半身的和服从中间拉开，袒露出胸膛和腹部，那么，这种方式下，在和服拉开之后，信长也会暴露出来，因此这种方式不可行。
其二是，信长提前准备了一个身材比例和他一样的木偶，但这是个半身木偶，只有上半身、双手和头颅，且头颅被雕刻成和信长一样的容貌。之后采取和第一种方式一样的操纵来制造头颅被砍的假象，有区别的地方是，这个半身像的头颅是真真切切被森兰丸那把削铁如泥的武士刀砍下了，而整理衣物、转身以及切腹的动作都是由躲在屏风后的顾问通过丝线操纵木偶来完成的，至于信长本人的话，如果和服足够宽大，他可以藏在木偶半身像的底部并托着木偶，木偶上半身倒地后他依旧藏在和服之下；而如果和服不够大，那么他可以趁森兰丸关门期间，和早就穿上和木偶进行掉包，本人则是和顾问一起在屏风后面躲藏起来，这需要提前让木偶穿上和他一样的服装并藏在屏风后，趁着森兰丸关门的间隙，顾问将木偶从屏风抛给信长，让信长放置好木偶，之后信长迅速躲在屏风后面，时间上几乎很难来得及，因此这里更倾向于和服足够大，信长藏在和服之下蜷缩着身子。
在森兰丸关门后，村上所看到的信长整理衣服，正是因为信长趁着森兰丸关门遮挡视线时，将木偶的上半身套上了和服，而他则藏于和服下半身的部分用手托着木偶，此时顾问则操纵木偶整理好刚套上的和服上半身部分。
之后村上看到的信长之所以动作迟钝，也是因为这些动作并不是信长本人在做，而是顾问所操纵的木偶在做。
期间村上所看到的信长“双手也伴随着身体前倾，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也是因为是木偶被提线操纵的缘故而做出的，否则当时处于切腹状态的信长，双手应该还握着断刀，身体前倾倒下时，也应是握着短刀倒下，不会做出在空中划弧线的动作。
综上，信长并没有真的切腹自尽，森兰丸也没有砍掉信长的头，村上在信长内室门口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信长、森兰丸以及南蛮顾问配合表演的一场戏：
信长本人跪坐在房间中央，穿上宽大的和服和南蛮礼服，怀里藏着半身像木偶，以和服掩盖，森兰丸站在半人高的黑色屏风前，而南蛮顾问则藏在黑色屏风之后，手里拿着用来操控木偶的提线，其中有部分提线分开穿过南蛮具足的手部，另一端都从信长背后的衣领处穿进去并连接到信长怀中的木偶头部。
待村上来到门口后，先是让他确认信长本人，之后提出要切腹，森兰丸上前关门并以此挡住村上视线，信长趁机缩进和服内，并以木偶来代替他的上半身穿上和服，森兰丸关门后回到信长身旁，信长在和服内部移动木偶，顾问则操纵木偶整理衣服，侧身对着门口，然后用短刀假装切腹唱诗，而森兰丸则看准机会砍掉木偶头，由顾问牵动丝线拉动木偶头，让其落在南蛮具足手中。
然后森兰丸上前开门，只侧身让村上观看到应看的，挡住屏风部分的视线，顾问此时用腹语模仿信长的声音对村上他们发出诅咒，趁村上他们惊恐之时，森兰丸点火，然后佯装要攻击村上，将他们赶走。

逃脱计划
从鹿盐的证词可知，在信长假死、内殿起火、村上及其随从都慌张逃出之后，明智军一度陷入了混乱，使得寺外的居民冲开了军队的防控，涌进了寺内，其后不断有居民从寺内逃出寺外，而鹿盐也趁机混入其中逃了出去。
既然鹿盐能这样逃出，那么信长自然也能，他只需要换上平民的服装，掩盖一下面容，也能混在出逃的居民中离开本能寺。
但是，如果那些涌入寺内的居民是随机出现的话，那么信长的出逃计划将有一个不可控的点，那就是他无法预判那些居民的出现是必然的。
而居民之中居然有人提着水桶，而水桶对于趁火打劫来说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何况他们是提着的，说明水桶内大概率早已装着水，因此，这些带着水桶的居民更可能是来内殿救火的，然而，在内殿起火之前，这些带水桶的居民就已经出现了，这明显很矛盾，就像提前知道内殿会起火一样，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部分居民是早被安排好的。
既然这些居民是早被安排好的，那说明，信长的假死计划，并非是在光秀围攻本能寺的时候才筹划的，而是更早之前。
其实那具拥有和信长一样面孔的木偶就是很好的佐证了，再怎么厉害的匠人，都几乎不可能在短短一小时内刻出栩栩如生的真人面孔，因此木偶也是早在本能寺事变发生之前就准备好的。
所以，织田信长的假死计划，是早在20号之前就已经定好了的。
而鹿盐利玄，也是计划的一环。
在围棋开始之前，信长以没有提前准备礼物为由，赠送了鹿盐一件南蛮礼服，实际上信长是故意的，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信长喜欢南蛮物品，他想要鹿盐穿上这件礼服，如此一来，事变发生后，敌人若是发现穿着礼服的鹿盐，就很可能将他错认为信长。
三劫循环局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很难相信鹿盐和日海所下出的三劫循环局是一场巧合，更可能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也就是说，日海也是信长的帮手之一，棋艺高超的他和信长配合，故意引导鹿盐一步步下出此棋局，只不过途中出了一点小插曲，信长注视着鹿盐，是希望鹿盐也能注意到他，屡次递出的纸巾，其实并非是单纯的纸巾，纸巾上应该写下了让鹿盐得以作弊的围棋下法，都是为了引导他下出三劫循环局，只不过鹿盐过于专注，并没有接过纸巾，这使得信长也很焦虑，幸好森兰丸灵机一动，故意让鹿盐注意到自己，本应是想让鹿盐将注意力顺着他望向信长，并注意到信长想要递给他的纸巾，但鹿盐在误打误撞下，从森兰丸刀柄上的纹路获得了灵感，顺利下出了三劫循环局，由此信长的眉头才松了开来。
信长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留下鹿盐，大胆猜测是，鹿盐本来应该作为一具穿着南蛮礼服的烧焦的尸体，用以冒充信长的尸体的，信长甚至还让人趁乱悄悄扎伤了鹿盐的脚，并在外殿抵抗时，让部下喊出自己的腿伤了，以此来打算误导明智军。
只不过鹿盐运气确实是好，藏在了草丛里，并没有被人发现，最后还顺利地逃出了寺庙。
至于日海，他在离开本能寺后，应该是安排了人手伪装成居民，并鼓动真正的居民到本能寺来趁火打劫，而他们则趁机用水桶灭火来救出处于火海中的信长，并帮助他伪装成居民来逃脱。
综上，信长应该是在6月20日之前就收到了风信，得知当晚会有人袭击他们并杀害他，但自己的兵力太少，难以逃离，因此便筹划了这次假死，除信长外，森兰丸、南蛮顾问以及日海都参与了这个计划，森兰丸负责配合信长和顾问，在村上面前完成假死手法，日海则是为了与鹿盐下棋并让鹿盐得以留在寺内，之后则负责带领部分随从假扮居民，并鼓动一些居民来趁火打劫，自己则带领随从混在其中进入寺内内殿救火并救出信长等人，而在原本的计划中，鹿盐会被杀害，并被用来冒充信长的尸体，但他运气好，躲到了草丛里，即便是信长的部下也找不到他，他也因此逃过了一劫。

其他细节
一、从原文“大约凌晨1时，明智军完成对本能寺的包围。随后光秀高呼“前进，敌在本能寺！”的口号，命令士兵放火进攻。”，知光秀先是包围了本能寺，随后才开始高呼“前进，敌在本能寺！”的口号，命令士兵放火进攻的，在村上的证词中，光秀是高呼口号后，“恨不得身后铁炮射出的铅弹能拐个弯打进我的脑袋”，即铁炮射出铅弹的时间是在光秀高呼口号之后，然而，在鹿盐的证词里，他是先被打闹声吵醒，然后差点被铅弹击中，再遇到森兰丸外出再归来并汇报说被明智军包围，之后是被信长召集告知要各自逃生，在逃生的过程中，才发现外殿开始起火的。
这在时间上就产生了矛盾，因为铁炮发出铅弹以及本能寺外殿起火，是在光秀高呼口号之后，然而鹿盐在外殿起火之前，就已经遭遇了铅弹袭击，差点被击中。
再者，内殿所处的位置在本能寺的中心附近，而本能寺四周都有高墙，当时在寺外的明智军即使用铁炮攻击，也很难打到内殿来。
这说明鹿盐所遭遇到的袭击和打闹声，并非发生在光秀下令进攻之后，因此，这些动静其实是信长所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应该是为了制造混乱，趁机扎伤鹿盐的脚，并找机会杀害他（那个铅弹说不定真的是想杀了鹿盐，只不过没打中）。
2、 鹿盐在向森兰丸提及“竟然能让信长大人气到连他都不敢待在里面”时，森兰丸出现了过激的反应，在鹿盐解释后才冷静下来，鹿盐的这句话意思为森兰丸和信长的关系非常要好，但这种意思不可能让森兰丸过激，因此森兰丸一开始误解了鹿盐的意思，应该是以为鹿盐知道了森兰丸和信长的关系远非亲近那么简单，结合村上所提到的影武者，可以猜测森兰丸其实就是信长的影武者，由于森兰丸的身材早已比信长高大，因此只能推测他曾经是，如今不是。
3、 [bookmark: _GoBack]信长所喜爱的《敦盛》，“一度享此浮生者，岂得长生不灭？”，应体现出他的心境，并没有长期掌握权力高位之意，而49岁的他，差一年就对应上了“人间五十年”，这可能是他早就计划好在50岁时便要归隐，因此他很可能早就看出了明智光秀的狼子野心，利用了这次机会制造了自己的假死，自此归隐。
